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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刘震云，理应是
延津县的第一朵“云”。众所
周知，他把文坛震得不轻，作
品被翻译成十几个国家的文
字，蜚声海内外，曾获得埃及
文化最高荣誉奖。他的《一句
顶一万句》，挺厉害吧！还有
那句“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
水，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
也是他说的。

延津县的第二朵“云”，名
字里也有个“云”字，叫杨彤
云。其人，与刘震云的共同点
是写小说，不同点是刘震云在
文坛，杨彤云在乡下……

与杨彤云老师见面的前
一天晚上，宋彦璋老师通过微
信转发给我两篇文章，都是杨
彤云老师写的，我在阅读后还
特意写了一段留言。

从杨彤云作品后面的简
介知道，他生于 1961 年 8 月，
1977 年高中毕业，1982 年自
修完建筑系课程，被聘为新

乡市二建公司工地工长，同
年不幸因故致残。1986 年，
杨彤云开始创作小说，迄今
已发表多篇，并多次获奖，多
家报刊刊登并配发评论，其

《古风》一文选入 2012 年版
《大学语文》教材。《古风》发
表时后面的评论这样说：“斗
胆放言，此篇已减不下一字
一词，小说能写到此等境界，
令人击节，令人拍案！”

这是怎样的一篇文章，竟
然入选了《大学语文》教材？
你若看到这本《大学语文》教
材的目录，可能会震惊，因为
目录的第一篇文章是朱自清
的《背影》，第六篇文章是杨彤
云的《古风》，第七篇文章是艾
青 的《大 堰 河 —— 我 的 保
姆》。

想见见杨彤云，天遂人
愿。第二天上午，在延津县
东屯镇大屯村，我就邂逅了
杨彤云等朋友。大家一同前
往大屯村，是因为这里有座

“石柱庙”，此前听都没听说
过，很诱人，尤其是对于我们
几个挚爱地方文史、碑刻的
朋友来说，此行意义非凡。
果然，很快我们就找到了两
根石柱，高约 3.1 米，直径约
0.5 米，8 个面，每个面上都有
精美花卉、人物图案。据清
顺治十六年《胙城县志》记

载，石柱，此古庙也，其始建
未详，元封宣差行省撒吉思
不花相公夫人，世食户于胙，
创建门宇一区。今存石柱
二，在县西郭大屯。这石柱，
图案居多，虽文字奇少，但可
以佐证了石柱属元代遗存。

在石柱周围，大家拓印拓
片，研读斑驳的文字，赞美石
刻的华丽，惋惜石柱的断裂。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
见，但都很兴奋，甘愿为宣传
当地这处即将被人遗忘的文
物作出贡献，也希望更多人认
识它、研究它。

其间，我与杨彤云老师聊
了很多，还说到我们这群人净
干些“不打粮食”的事。我倒
想问，谁说如愿以偿地牺牲自
己的时间和精力，不是一种幸
福？

杨彤云老师拄着双拐，
却 活 得 从 从 容 容 ，不 卑 不
亢。他那么好的文笔，那么
善良的品质，更让我觉得有
些人虽置身繁华，却很渺小；
有些人虽身居乡野，却很高
大，让人仰视！

与身残志坚的杨彤云老
师相比，我们身体健康的人，
拥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是不
是更应努力地去追求自己的
梦想，用实际行动体现出自己
的人生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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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观澜书海观澜 真实，是新闻人的另一种骨气
——史国新《新乡人》代序

张哲（新乡市）

能在史老师新书付梓之际写几句
话，实在是我的荣幸。

前几天接到史国新老师的电话，嘱
我作序，顿觉惶恐。迟迟未能下笔，或
者说不敢下笔。身为晚生，为老师写
序，愧不敢当。

一
在新乡，但凡和新闻和文学沾上边

者，对史国新这个名字，莫不熟悉。从
高中时代，我便是史老师的粉丝和拥
趸，剪报本上占幅最多的便是史老师的
文章。那时在街头林立的报刊亭可以
买到当日的《新乡晚报》，急不可耐地翻
开墨香扑鼻的报纸，为的就是找这个名
字。消息、通讯之外，印象尤为深刻的
是史老师的言论，文笔辛辣又充满理
性，篇幅不算长但让你瞬间醍醐灌顶。
诸如《不能给官僚主义以仁慈》《积贮乃
天下之大命》《让会议走出宾馆》等等，
至今在我历史悠久的剪报本上依然夺
目。

出于对新闻的兴趣和热爱，从高中
到大学，《新乡晚报》始终陪伴着我，史国
新这个名字也便始终陪伴着我和我的新
闻梦。虽同处一城，尚为学生的我，那时
觉得距离这个名字好远，甚或时时涌出
遥不可及的惆怅。直到我终于作为新闻
宣传队伍中的一员，真的走近史老师，已
是时隔多年我市的一个文化活动上。当
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分到市广电系统，而

《新乡晚报》也刚刚更名为《新乡日报》。
活动上，他热情地向我点头微笑，甚至还
握了手。尽管我报上了姓名，但我暗忖
不会被史老师记住。彼贵为“方家名
记”，我仅是入职新人，但他的谦和友善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和“须仰视才见”的史老师真正成
为同事，是在 2004年 11月，我所供职的
广电报并入《新乡日报》之后。初来乍
到，如果说还曾耽于广电情结而心有不
甘的话，那么令我释然的是——当我发
现这里精英荟萃人才云集，当我发现一
众史国新们正厮守于斯激扬文字，当我
意识到我居然和史国新、刘德亮、尚建
军等等业内大咖成为同事，《新乡日报》
这张创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党报，以其
厚重和包容让我的心一下子有了归
宿。是年记者节创刊的《平原晚报》脱
胎于之前的日报晨刊，彼时雄姿英发，
势头正劲，启航伊始我有幸加入其中，
也有幸近距离地和次年身兼晚报总编
辑的史国新老师同舟共济。晚报的那
段日子，是和蔼可亲的史老师，是敦厚
善良的史老师，让我的忐忑不安化作激
情澎湃，也是史老师，让我平添了生命
中最温柔的部分。此后经年，相交相
知，感情日笃，终成莫逆。我之为文处
事，既深得史老师言传身教，又频承史
老师不吝点拨。倘若说这些年虚度之
余，思想上尚有顿悟，业务上尚可圈点，
那么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史
国新老师。其襟怀，其善根，其才情，使
我坚定新闻，受益终生。

二
创刊之初的《平原晚报》是个年轻

的大家庭，而史老师，则是这个大家庭
不折不扣的家长。作为曾经《广电报》
的我们懵懵懂懂地踏入时，总生出颇
多刘姥姥般的不解。须知这是一支不
同寻常的新闻队伍，这是一种别出机
杼的管理模式。这里尊重个性，强调
和谐。在这里，既有编辑部浑然忘我
的埋首工作，也有篮球场你争我抢的
活力碰撞；在这里，你看不到上下尊
卑，看不到颐指气使。我从来没见过
史老师声色俱厉地训斥过任何人，仿
佛对这世界的一切，他都能够理解且
原谅。事实证明，他的“人性化管理”
也并未助长任何一名编辑、记者的任
何散漫和肆意。20 年后的今天，我们
仍对当年那个其乐融融又佳作连连的
大家庭怀念不已，我们仍然认为那个
大家庭堪称《新乡日报》的“黄埔军
校”。最初的晚报人谁都不会否认，史
老师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他们
心目中的精神领袖。曾有一位年轻同
事问我，怎样才算一名合格的记者，我
答，只要史国新认可，便是。

史国新老师于我，亦师亦友亦兄，
但他从来的谦逊每每令我不安。凡遇
史老师新作出炉，墨汁未干时，我总一
求先睹，而史老师则总是不忘在初稿醒
目处工工整整地写下：“请斧正。”许多
时候，和史老师共一茶台，手执一缕，海
阔天空。一日，与史老师、李辉老师湖
畔畅聊，因一话题竟争执不休，面红耳
赤，然其间惬意外莫能知。同史老师每
年要聚几次，而每每一众学生辈落座
时，因为史老师的坚辞“主座”，总不免
要经过几番推让。

2005年10月，我结婚了。思来想去
之后，去请史老师作婚礼的主婚人，他
很爽快地应允了。前往主婚时，他特意
换上一身久违的西服，待到拿出领带
时，却犯了难——他不会扎领带。几名
男女记者好一阵子忙乎，才算是将他打
扮停当，奔赴现场。婚礼有了史老师的
加持，自是档次飙升，不同凡响。细节
不表，感恩永存！

史老师学养深厚，温文尔雅；更兼薄
己厚人，笃行至善，宛如邻家大哥。在新
乡宣传文化系统，可谓德隆望尊。史老
师身为各级作协的会员，能小说，能散
文，偶尔也弄弄诗歌，均落笔不凡，气象
万千。但他总异常认真地表明，他不是
作家，只是一名新闻从业者。说这话时，
史老师的脸上现出鲜有的严肃。那一
刻，我们也才深深地体会到，寄身心于新
闻、寄一生于新闻的史老师，或许只有新
闻才是他的一切，才是他生命中最大的
专注。他无意做官，也不想发财。我们
知道，论才情，凭人品，若步仕途，史老师
或许早已是锦衣冠盖，但他偏不。他讲
政治，但做不了政客。有一年市委主要
领导惜其才华，将史老师调去市委。可
他3天后竟自顾自地不辞而别，硬生生将
常人眼中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给扔了。

三
我们面前的这部集子，为读者呈现

了史国新老师自 1990年代以来的 28篇

新闻作品，其中人物通讯居多，以叩合
书名《新乡人》。书中的人物，或为某个
时代的佼佼者，或为普普通通的奉献
者，身份涵盖工人、教师、医生、企业家、
艺术家等。读毕掩卷，我认为这部集子
至少拥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情怀。“欧洲最后一位文人”
沃尔特·本杰明有一句话：“眼镜架在鼻
子上，秋天装在心里。”一直认为，史国
新老师看似波澜不惊的外表下，藏着一
枚枚落叶一度度花开。这么多年，我领
教过一些人物通讯，有应景而作，有应
诏而作，虽亦洋洋洒洒，挪风搬月，然终
归于平淡，无涟无漪。而史老师则每每
面对一个即将出现在他笔下的人物时，
他首先要感动到自己，方才动笔。记得
一次席间，他和我们聊他笔下的“心连
心”，讲他眼中的刘兴旭时，竟数度唏
嘘，停箸落泪。我始终认为，一个不易
感动的记者不是好记者。当什么都打
动不了你时，你拿什么去打动读者，打
动社会？因此，迎俗和麻木方为新闻记
者之大忌。而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无不
充满着温暖和同情，充满着理解和会
意。娓娓道来，不事雕凿，如一汪清澈
的甘泉，一滴滴地浸润你的心田。当一
个个现实中的人物跃然纸上时，你一定
能感受到，史老师正和文中主人公共悲
喜同呼吸。他的《新娘霍华》向一个身
残志坚的姑娘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和祝
福；他的《新工人》则将一名普通的汽车
修理工的登顶历程，作出逻辑清晰而细
致入微的总结描述。大量专业技术术
语贯涌全文，如数家珍，让我为之折服
的同时，甚至怀疑我们史老师一定从事
过汽车修理。1995 年 3 月，他几经深入
采访之后，含泪写就长篇通讯《一千零
一十九人为你拭泪》，在社会各界引起
极大反响，被《河南日报》破天荒全文转
载。文中主人公的感人事迹被广为传
颂并第一时间得到组织关切。情怀是
史老师人格的前提，也是这本书精神的
前提。从书中的每一篇章，当我们逆流
而上，沿着“情怀”的主脉，一路探寻源
头时，我们会毫无隔阻地读出真我、读
出责任，读出家国、读出悲天悯人，读出
月是故乡明、家和万事兴。

其二，真实。我相信这部集子中
每一个字的真实性，正如我相信史老
师本身。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史
国新老师本真不渝的鲜明写照。他从
不将大道理挂在嘴边，脸上却永远泛
着真诚的光芒。我总觉得，他从不忍
说一句假话，绝不会面对权贵而摧眉
折腰。史老师说：“真实，是新闻人的
另一种骨气。”说得真好！作为新闻
人，更需要人格的真实和文字的真实，
诚如史老师般，或者不说话，或者说真
话。我们崇尚的真实有时很残酷，有
时可望却不可及，而真实也未必是每
一个新闻人的座右铭。常常，恪守真
实和捍卫真理同样需要勇气和骨气，
布鲁诺为求真而遭火刑，张志新为求
真浩气长存。越真实，往往付出便越
大；越真实，或许风险便越大。常备茗

茶邀禅友，懒持花酒奉王侯。追求真
我的路上，活得通透而真实的史老师
并不容易，但也正是他一生坦然之所
在。在我看来，他其实脆弱而敏感，又
真实得让人心疼。

其三，责任。余秋雨说：“若没有一
大批富有良知和责任的优秀的记者，
我不知道，中国将何以走向真正意义
的现代。”正是缘于良知和责任，本书
中的许多篇章，既真实得令人呼吸急
促，感慨万千，又理性得令人无所适
从，屡屡汗颜。在通讯《品尝胜利》中，
他说：“河南人缺钱但不缺智慧，缺宠
爱但不缺骨气。中国的文明很大一部
分是河南人孕育的，看不起河南人的
人多少有点数典忘祖的味道。”读之潸
然时，作为河南人的我，又觉不乏快
意。同样在本文中，他为教育尤其是
教育之于河南而奋笔直言：“说得最好
做得最差，社会之于教育往往如此。”
他从来认为，作为新闻人，基于良知之
下的真话，没有什么不敢说不能说的，
既新闻则无需讳言，无需搽脂抹粉、遮
遮掩掩。新闻作品绝不存在“此处删
去……字”，因为它既是今天的现实，
又是明天的历史；它既要对读者负责，
更要对历史负责。从踏入新闻门槛的
第一天起，他便从未间断地试图用文
字从不同的路径表达不为人知的个
体，诉说发自肺腑的呼喊，昭示这个世
界的需要。他的文笔洗净朴实，不疾
不徐，既博珠零锦粲之美，又具晨钟暮
鼓之力。看似从容漫意的笔触，却时
时如利剑直戳你的心灵深处，逼你不
安，逼你思考，逼你去正视自己，去想
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他传递
给你的，除了阅读的享受，除了至纯至
真的阳春白雪，更有付诸文字的——他
的深邃思考，他的家国之重。

新乡人杰地灵，英才辈出。作为土
生土长的新乡人，史国新老师对家乡
的爱是刻在骨子里的、是不可救药的、
是深沉到小心翼翼的和着泪水的那种
爱。朝斯夕斯，念兹在兹，便有了我们
面前这本《新乡人》。“新闻同好闲时翻
翻，便已知足了。”关于编印本书的初
衷，一生淡泊、疏名远利的史老师如是
说。

事实上，这部集子中的每篇作品皆
堪称新闻范文，同时又可视作当下我们
所倡导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综合实
践体现。许多篇章，因其广泛的现实意
义和力透纸背的深度洞察，新鲜如昨，亦
应今时。其写作手法和表达技巧，即使
放在今天来看，仍被业界沿用和举崇。
所以说，生命力是界定一部（篇）优秀作
品的近乎唯一的标准。更难得的是，这
部集子同时为我们传递和表达了一种真
正的新闻精神，就传承意义而言，这或是
本书最大的价值和贡献。

史国新老师常自谦为“新闻布衣”，
他几次告诉我，在报社干了一辈子，他
宁愿做最后一名纸媒的坚守者，做最后
一名纸媒的圣徒。这话，我信！

（作者系新乡日报社总编辑）

一
1982年4月初，我从新乡市文联调

到刚筹办的新乡晚报社。进报社没几
天，就认识了老史，老史就是史国新。
因为少年时读过一本长篇小说《烈火金
钢》，小说里有一个英雄人物，名字叫史
更新，史更新，史国新，这个名字一下子
就如影相随了。后来接触多了，知道老
史也喜欢打球，喜欢游泳、钓鱼，还喜欢
文学创作，共同的爱好，一下子拉近了
我们的距离。刚到报社的时候，除了几
个领导，没成家的就老史，李宝琴比我先
到两个月。以至于后来说起报社的往
事，李宝琴总是调侃我，说她和老史才是
元老。虽然有点不服，但就像双胞胎，哪
怕先出生一分钟，那也是老大。

不管早进晚进吧，如今比我早到
报社的十几个老同志中，只剩下老史、
李宝琴和我了，细细一想，不由得让人
唏嘘不已。

和老史相识 40 多年了，不论是他
当主任、当总编，还是他媳妇当院长、
当市级领导，除了在一些特殊场合，我
都一直喊他老史，喊他媳妇老付。他
两口儿也一直喊我老刘，喊我媳妇老
岳，这样的称呼，如果换成别的小官，
恐怕早就断了往来了。可见老史两口
儿对待官称也不是那么在乎，也因为
他们的这种平民心态，得到了很多同
事和朋友的认可和尊重。

写老史，不能不说老付。记得报
社刚成立不久，有一天单位组织编辑
记者外出采风，大家头一天晚上在报
社等候，黎明乘车出发。

天还不亮，老付从铁路西的住所，
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黑咕隆咚地走了几
公里，来到平原商场对面的报社，给老
史送来一罐冒着热气的鸡汤。当时把
报社的人感动得稀里哗啦，啧啧称赞，
都为老史有这样的一个媳妇高兴。谁
也不知道这鸡汤里到底加了什么神奇
作料，以至于以后的几十年，老史对老
付那是百依百顺、服服帖帖。老付说天
黑了，老史就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老
付说天冷了，哪怕是 20多摄氏度的天
气，老史也得把棉衣披上。这也难怪，
因为老付真的是有能力有本事，不但医
术高明、有领导能力，干家务也是一把好
手。在家里，老史算是一个标准的甩手
掌柜，是一个油瓶倒了都不想扶的主
儿。家里的内政外交、大事小情，一切都
是老付张罗，在生活上对老史更是无微
不至地关照。几十年来，老付总是一厢
情愿地去倒饬老史，总想让老史成为白
马王子、白马中年、白马老头儿。照老史
的话说，老付有时候对你好得让人难以
接受，你还不得不接受。老付不但对老
史好，对老史的同学同事朋友，也是热情
侠义，真的是掏心掏肺地为你着想，在老
史的朋友圈里，真的是有口皆碑。

老史有才，长得帅，脾气还好，不管
到哪儿，总会受到一些大姑娘小媳妇的
青睐。过去有朋友半开玩笑地说，如果
老史再有钱，再当官，那还让别的男人
活吗？好在老史不是个当大官的料
儿，虽然也有机会步入仕途。上世纪
90 年代，市里一位主要领导点名要他
去当秘书，这是一个让许多人梦寐以
求的机会。可老史干了不到一个星
期，便打道回府了。他受不了大院里
那种繁琐的条条框框，不甘被禁锢在
规矩多如牛毛的办公室，也受不了那
些单位老人儿对他的“指点”。而老史
不温不火不紧不慢不争不斗不媚不
送，且不会讨好他人的性格，与那样的
机关氛围格格不入，就像一只在野外
自由奔跑惯了的小兽，他的离开是迟
早的事儿。

老史柔和的外表下，我觉得还藏
着侠义的心肠。少年时代，他和我一
样，都喜欢和羡慕那些书包里装一块
半截砖的男孩子，都喜欢和那些所谓
的孬孩子在一起疯野。即便后来上了
大学，进了报社，有了点名气，始终还
和那些过去所谓的孬孩子不断往来。

老史和我，虽有着不少相同的爱
好，如打球、游泳等等，但大多花拳绣
腿，没有太深的功夫。有一年，和老史

一起到天津参加一场全国晚报组织的
乒乓球比赛。去的时候，老史信心满
满，到了天津，就打了两场，两场都是

“亚军”，一下子把老史的信心打得灰飞
烟灭。有一次，和老史到乡下钓鱼，自
称自学成才、驾驶技术高超的老史，在
一个土路口，一脚油门把汽车直接开进
了路边的粪坑里。虽然清洗了几次，十
几天后，车内依然余味袅袅。老史爱打
篮球，有那么几年，报社篮球场热闹非
凡，每到下午，就有一群年龄不等的人
在球场撒欢儿，几位领导也乐此不疲，
参与其中。在球场上，每当领导拿到球
后，单位的一些小青年也都识趣地敷衍
一下，不防不守，让领导信心满满地自
由投篮，展示一下球星的光彩。可每当
老史拿到球后，虽然他也是班子成员，
但小青年大都是一步不让，前堵后追，
完全不把领导当干部，把老史逼得没法
发挥球技。从这一点看，老史也真的是
和群众打成一片了。

老史是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欲，也
有人情世故，也有风月江湖。年轻时
老史也抽烟，也喝酒，但烟瘾不大。只
是在写东西或应酬时偶尔抽几支。在
家里，只要老付在，他是肯定不敢抽烟
的。老史的酒场不算少，却从来没见
他喝醉过，更别说发酒疯了。说实话，
真的想见识一次老史发酒疯的样子，
可40多年了，还真的让我失望了。

二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在新乡

写人物新闻，能写过老史的恐怕没有
几个。写人物最忌讳刻意拔高或刻意
贬低。拔高或贬低都会失去人物的真
实性，没有真实性，也就失去了可信
度，没有了可信度，谁还会相信和接受
你写的人物和你的文章呢？老史写人
物，不论是腰缠万贯的老板、行业的专
家，还是普通职员、平常工人，他着笔
的角度，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用一
种平视的角度，去发现和刻画这个人
物寻常或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
界。有了平视的角度，每一个被采访的
对象，都成了一个个性格各异的人物形
象。对于他的采写对象，老史常常会以
朋友的姿态，从细处着笔，深入到人物
的内心深处，写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喜
怒哀乐，他们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通过一件件寻常小事，丰满人物的个
性，展示人物的灵魂。因此老史写出来
的人物大多有血有肉，可知可信可感。
老史写人物的文章，极少用高大上的语
言，也很少用过头的赞誉。他笔下的人
物大都是有特长也有缺点，有失败也有
成功。让人感到，那都是一个个活生生
的现实中的你我他。

老史写的人物，日后大多成了老
史的朋友，这既是被写者对老史的认
可，也是老史人格魅力的体现。从《新
乡人》这本书中，老史写人物的功力、
写作的水平技巧，足见不同寻常，堪为
大家。

三
前几天，我正在微山湖钓鱼，老史

发来一条短信，说有事和我商量。我知
道，老史是一个不轻易向别人张口的
人。放下鱼竿，马上打电话给他。他说
他写的《新乡人》出版了，要开一个新书
发布会，想让我写一篇文章，连同张哲
总编辑的书序一块儿发在报上，也算是
对序言的一个互补。他还说文章写得
不要太正经，最好有点调侃，我不假思
索地应了下来。还没回新乡，脑子里便
碎片般浮现出许许多多和老史在一起
的往事。回到新乡，几个日夜，满脑子
都是过去的记忆。想到哪儿写哪儿，一
连几天，两盒香烟便熏出来这么一篇没
有章法、没有结构、没有修饰、也几乎没
啥文学特点的东西。好在40多年的老
友，写得好坏都有所担待。这篇拙文，
算是给老史的这次大事儿喜事儿热闹
事儿上锦上添的一朵小野花吧。真心
地祝贺新书发布会圆满成功，真心地祝
愿老史老付安康快乐。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
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
刊部原主任）

老史
刘德亮（新乡市）

岁月留声岁月留声

延津县的第二朵“云”
李青春（新乡市）

“细雨生寒未有霜，庭前木叶半青黄。小春此去无多日，何
处梅花一绽香”。这是宋代诗人仇远对立冬的深情表达，读来
让人对悄悄向我们走来的冬天有了一分深深的期盼。

当深秋的枫叶殷红，满地的落叶金黄，一场深情的秋风来
过，纷纷扬扬的秋雨之后，立冬便如期而至。

秋收冬藏，是对立冬最深情的表达。宋代诗人紫金霜写尽
立冬绝版的风景。我喜欢残荷立冬后的辉煌。

在四季之中，我更喜欢深秋与冬天相约的时节，让人释放
情怀。人们欣赏红遍山河的壮丽秋韵，拍摄初冬大自然生动的
美色，用文字抒发内心对立冬无限眷恋的豪迈情怀。

李白把立冬描写得淋漓尽致。我喜欢一个人围着火炉，品自酿
的小酒，读几首唐诗宋词，看窗外的落叶涂抹那几棵枣树与石榴树。

今年的立冬不同于往年，今年的故乡更加富有诗情画意。
秋已深重，露已落暮，红叶纷飞，黄花如歌，让我们期盼一

场雪的到来，抚摸冬的温暖，看立冬的繁华锦绣。

立冬之美
陈雨（新乡市）四季风铃四季风铃

岁月华章岁月华章

落日余晖 王莉 摄

艺苑短波艺苑短波

本报讯 近日，由河南省文学院主持编选、郑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2023年河南文学作品选》出版发行。

其中，我市多位作家作品入选：赵文辉的《崖上》、安庆的《小
酒店一夜》入选短篇小说卷；范子平的《最后一课》、江红斌的《除
害》、陈来峰的《稻香》、赵长春的《站岗》、张晓峰的《摘帽》、王之
双的《同行亲家》、一兵的《古村落的微笑》、轩窗的《逃》、张志明
的《家里来了个铜锅匠》、刘万勤的《羊叔》、原上秋的《想读一本
你写的书》入选小小说卷；范蓉的《消逝》、蓝无涯的《望乡》、小葱
的《深誓》《长安十二时辰》、薛颖姗的《独奏录》、张洪腾的《碓白》

《老榆树》《井台的记忆》入选诗歌卷；陈来峰的《高考之夜》、李乐
岩的《赶露水集》、赵长春的《向谷子学习》、石广田的《春柳》入选
散文卷；安庆的《我相信写作的孤独》入选评论卷。

据了解，《2023年河南文学作品选》是由河南省文学院主持
编选的文学年选项目。 （李乐岩）

我市多位作家作品
入选《2023年河南文学作品选》


